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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小说中，《林
海雪原》大概最有知名度。
同名电影，同名电视剧，同
名样板戏，同名广播说书。
即使手机方寸之间，也可随
时一睹为快。和我当年的情
形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
在乡下老家上小学五年级
那年夏天，一次乘半个小时
的绿皮火车去三十里外的
县城姑姑家。老实说，同姑
姑家相比，更吸引我的是县
城的新华书店。在我眼里，
县城就是新华书店，新华
书店就是县城，其他诸如
商店、饭店、小卖店对于我
是不存在的。如果去县城
时不巧新华书店关门休息，
我的心情就像考试时考了
个大鸭蛋，或者放学饿着肚
子回来时母亲不在家，心里
冷冰冰空落落的，在书店前
马路上久久走来走去，期待
店门忽然嘎吱一声大敞四
开，木板套窗忽然被一块块
撤去……

那次我如愿以偿走进
门去，像往常那样隔着玻璃
柜台往里看，看售货员身后
书架上的一排排书。《林海
雪原》！我马上指着《林海雪
原》，请售货员阿姨取下给
我。定价0 . 9元。一掏衣袋：
三张“一角”纸钞，两枚“伍
分”硬币。四角！我不甘心，
上上下下浑身搜刮一遍，结
果一无所获。往下只有两个
选项。一是像《西游记》里的
孙猴子那样拔出一根汗毛
吹一口气叫一声“变”，变出
五毛钱来；二是扔下四毛钱
抱起书转身就跑，胖阿姨肯
定追不上。何况偷书不算
贼。但我心里当然清楚，前
者纯属妄想，后者亦不可
取。如此迟疑焦虑之间，旁
边的姑姑掏出“伍角”纸钞
给了我。何等惊心动魄英明
伟大的“伍角”啊！让我绝处
逢生。许多年后我给了姑姑
五千元钱。姑姑惊问其故，
我说你还记得《林海雪原》
那五毛钱吗？那五毛钱可比
这五千元值钱多了！是的，
0 . 50元>5000元，毫无疑问！

不消说，《林海雪原》这
部长篇小说，无论故事情节
还是人物形象都分外引人
入胜。情节跌宕起伏，荡气
回肠，人物各具面目，呼之
欲出：英俊潇洒的少剑波，
智勇双全的杨子荣，美丽活
泼的小白茹。反面人物也写
得令人过目难忘，许大马
棒、座山雕、蝴蝶迷……

不过，吸引当时的我
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故事
舞台在东北，写的是我所熟
悉的东北冬天森林里发生
的故事。中国当代小说名

著，除了《林海雪原》和后来
知道的萧红的《呼兰河传》，
一时还想不起其他以东北
为舞台的。也是因为要写作
文的关系，关于冰天雪地的
描写尤其让我这个闯关东
的后代别有心会。喏，你看
第十章“雪地追踪”的开头：

“腊月严冬，云层密布，狂风
卷着雪头，呼啸着，翻滚着，
遮天盖地而来。飞舞的雪
粉，不知它是揭竿而起，还
是倾天而降，整个世界混混
沌沌皑皑茫茫，大地和太空
被雪混成了一体。”我把这
一小段默诵几遍，抄写下
来，写相关题目作文的时
候，赶紧把它悄悄找出来反
复揣摩体味，再结合自身的
处境、日常的观察和感受用
在了作文里面。老实说，一
开始是多少有些“做贼心
虚”的，生怕老师发觉，批评
自己的“偷书”行为。所幸老
师非但没批评，反而给了高
分。这让我庆幸之余，胆子
越来越大。不过有一点请别
误会，我可不是完全照抄，
而是改头换面加以变通，自
己写的、书上抄的“混成了
一体”，或者说学以致用、活
学活用也说得过去。

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
种习惯。实在想不出怎么写
的时候，就索性不再想了，
不再自己搜肠刮肚，转而搜
刮别人的肠肚——— 翻看读
书笔记或别人写的文章。对
了，当时我有个剪报集。父
亲那时在公社当团委书记，
时常把过期的《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
等报刊拿回家来，我时不时
随手翻阅，把自己觉得好的
小文章剪下来粘在父亲用
过的工作日记或大些的本
子里。写作文之前、尤其卡
壳写不出来的时候就看上
一两篇。正所谓开卷有益，
每次翻看都几乎没让我失
望过。即使内容几乎毫不相
关的文章也会给我以某种
神奇的启示，让我产生灵
感。就好比打火机“啪”一声
点燃炉灶里干冒烟不起火
的柴火，眼前忽一下子蹿起
火苗。

说回《林海雪原》。说起
来不好意思，让我特感兴趣
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小白茹
和少剑波之间朦朦胧胧藏
藏闪闪的相恋之情。例如第
二十三章“少剑波雪乡抒
怀”，白茹偷看少剑波日记
那部分真叫好玩儿。

她是雪原的白衣士，
她是军中的一朵花。
她是山峦丛中的一只

和平鸟，
她是林海茫茫的一个

“小美侠”(我也这样称呼

她)。
漫天风雪寻常事，
破荒闯阵荣春华。
轻笔淡描小丫谱，
雪乡我心……
…… ……
…… ……
“ 这 些 该 死 的 删 节

号！”白茹看到这里，全身
上下，从头顶到脚跟，和她
的心一样，热得连全身每
一个细胞都在跳动……突
然听到剑波的脚步声，她
急忙阖好了日记本，刚一
回身剑波已跨进门来。

作为那个时代的乡村
小学五年级男生，当然不
太清楚男女间到底会发生
什么名堂，但好奇心多多
少少总还是有了的，加之
语言足够生动，情节足够
精彩，恨不得马上看个究
竟，母亲喊吃饭都觉得让
人心烦。

不仅如此，关于小白
茹和蝴蝶迷的长相描写，
也简直可以作为作文比喻
修辞的典型例句。先看白
茹：“她很漂亮，脸腮绯红，
像月季花瓣。一对深深的
酒窝随着那从不歇止的笑
容闪闪跳动。一对美丽明
亮的大眼睛像能说话似的
闪着快乐的光芒。两条不
长的小辫子垂在耳旁。前
额和鬓角上飘浮着毛茸茸
的短发，活像随风浮动的
芙蓉花。”再瞧蝴蝶迷：“她
的脸像一穗带毛的干包
米，又长又瘦又黄”。紧接
着再次强调：“脸长得有些
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
相称，活像一穗包米大头
朝下安在脖子上。”以及后
面的“一笑满脸是牙”等
等，觉得简直好玩极了、妙
极了。虽然作为修辞同是
比喻，但和小白茹恰成鲜
明的对比，甚至让我不由
得心想，以后找对象万万
不能找蝴蝶迷那样的，要
找就找小白茹、找小白鸽。

对了，关于比喻，去年
去世的台湾诗人余光中有
个说法：“比喻是天才的一
块试金石。(看)这个作家是
不是天才，就是要看他如
何用比喻。”不妨说，正是
上面那样一个“像”接一个

“像”的比喻手法，使得小
白茹和蝴蝶迷作为美丑正
负两个形象显得那般栩栩
如生。即使几十年过后的
现在都仿佛历历在目。更
重要的是促使我有了较为
明确的修辞自觉，自觉地
把比喻等修辞手法用在作
文和日后的写作当中、翻
译当中、演讲当中。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
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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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缤纷的赏花记忆
里，梨花给予我的印象最为
持久和鲜活。有人会说：不就
是那个普通得不能够再普通
的梨花吗？怎么会呢？这就要
说到三十九年前，说到仲宫
的梨花谷了。

三十九年前的那个夏
末，作为大军区炮兵政治部
的一名文化干事，我奉命来
到仲宫的山窝窝里。一个秋
天和冬天过去了，忽然一天，
我发现营区外的果园里奇迹
般笼上了一层白色。那白色
有如铺雪堆银，把几棵原本
灰黑似铁的果树打扮得花枝
招展。与铺雪堆银和花枝招
展相对应的是扑鼻而来、透
心入髓的清香。我一个激灵，
这才意识到春天来了，果园
里的梨花盛开了。
盛开的自然不只我面前

的这几棵梨树，而是整片果
园，从道路两旁一直延伸到
河道两岸、山脚上下的许许
多多果园。放眼四望，远近一
色，俨然一片阔大的冬日的
雪原。自然，那扑鼻而来、透
心入髓的花香也不是丝丝缕
缕、时断时续，而是弥天漫
地、波涛相接，把整片山谷乃
至于军营都囊括其中了。

那一刻我觉出了震惊，
一种充盈着巨大喜悦的震
惊。回到办公室，大半个上午
依然无法平静。课间休息时
我便溜出营区，走进东门外
的一片梨园。那里成百上千
株老树撑起了一片粉白的天
空，脚下花影斑驳，身边花团
锦簇，头顶蜂群营营，太阳在
花影和花香的缝隙里徜
徉……置身树下，我如同走
进了一座远离尘世的天国。

有了这样一次经历，仲宫
的梨花就算是种到我心里了。

两年后我离开军营，开
始了新的生活，仲宫和梨花
在我面前消失了。可当那年
春天，妻子提出要带女儿外
出踏青时，我第一个想起的
还是仲宫。

坐的是城郊公共汽车，
颠颠簸簸将近一个小时到达
仲宫后，我们爬上了公路南
侧的一座小山。

小山其实是群峰中的一
处高地，置身于高地之上，仲
宫镇和大半个河谷尽收眼
底。那其中最耀眼也最动人
的自然还是梨花。山路上的
梨花，山坡上的梨花，河谷里
的梨花，跟随公路一直向远
方延伸而去的梨花，此起彼
伏、交相辉映的梨花。远的似
云 、似 湖 ，近 的 似 仙 、似
妖——— 在中国古代汉语里，

“妖”和“妖孽”“妖怪”并不是
同一个涵义；“妖”，是“妩媚”
到极致的一种状态，而“妩
媚”从来都不是贬义词。

“梨花谷！”我脱口而出。
“哎呀，这个名字可太好

听啦！梨花谷！梨花谷！”五岁
的女儿鼓起掌来了。

那时，每到春天，仲宫镇
都要举办梨花节。后来梨花
节停办了，再后来我与仲宫
不期然有了一段新的缘分。
每逢春天，寻找梨花便成了
我的一件心事。

第一次去的是军营。原
本环绕军营的那一片片梨
园，已被居民楼、别墅区所取
代。河道两旁还有不少果园，
果园里盛开着桃花。梨花自

然也有，这儿一团那儿一簇，
完全没有了记忆中的鲜活与
荣华。

第二次我寻找的就是原
因了。有人告诉我，梨花谷的
形成和衰落是一种历史现
象：原先这里种植的泰山小
白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兴起的，是当地农民的主要
经济来源。但由于产量低、价
格上不去，越来越无法满足
农民发家致富的心愿，“砍梨
换桃”也就成了一股风潮。这
股风潮的结果，就是当年的
梨花谷已经变成了一个以桃
花为主的百花谷。

我对桃花没有成见，对
“百花谷”自然也乐观其盛，
但我还是有点不甘心：那么
大的一个梨花谷，延续了那
么多年的梨花谷果真就这样
消失了？这一次我找到仲宫
办事处的两位同志。两人听
过我的问题，说一声“咱还是
到山里看看吧”，便把汽车向
山谷深处开去。

第一个去的是稻池大南
峪。村干部介绍说，退回二十
年大南峪是泰山小白梨的一
统天下，现在是桃多梨少，梨
的品种也换成了新疆库尔勒
小香梨。

之后去的是神仙峪。神
仙峪又称八里峪，峪内层层
叠叠全是果园，也是当年梨
花节的展示区域。如今峪内
姹紫嫣红，唯独少了梨花。然
而站在神仙峪的高处，我忽
然发现山谷下方的河道那
边，出现了一片笼罩着棉絮
一般云朵的湖泊。我眼前一
亮，问两位陪同的年轻人：

“你们看！那是哪儿？”
两个年轻人打量了打量

说：“西路，那是西路村的西
河。”

汽车出了神仙峪，不过
几分钟，那片笼罩着棉絮一
般云朵的湖泊便出现在面前
了。村支书介绍，这里原先有
一百多亩泰山小白梨，是当
年泰山小白梨出口东南亚的
重要基地。

“小白梨现在还有吗?”
我问。

“早就没有了，淘汰十几
年了。”

“都是库尔勒小香梨?”
“那倒不是。”村支书说：

“红茄、一面红、三季、葫芦把、
枣蜜丝……好品种多啦！”

“经济效益呢?”
“那没的说，多的能卖到

七八块，少的也三四块，有几
家一年挣到十多万。”

“吁——— ”我长舒了一口
气。一种广受大众欢迎的水
果，在商品经济中是理应占
有一席之地的。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走
进不远处的一片梨园，来到园
中几棵老梨树下。老梨树蟠枝
龙貌，用粗壮高挺的手臂，撑
起了一方粉色的天空。地下花
影斑驳，身边花团锦簇，头顶
蜂群营营，太阳在花影和花香
的缝隙里徜徉……时隔三十
几年，我终于又一次感受了梨
花谷的魅力。

梨花是大自然的赐予，
梨花谷却是人和大自然共
同的创造。只要人在，大自
然在，说不定哪一天，仲宫
的梨花谷还会大放异彩的。
我相信，你呢?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我与《林海雪原》

【文化杂谈】

□林少华

《林海雪原》这部长篇小说，无论故事情节还是
人物形象都分外引人入胜。情节跌宕起伏，荡气回
肠，人物各具面目，呼之欲出：英俊潇洒的少剑波，
智勇双全的杨子荣，美丽活泼的小白茹……

梨
花
谷
梨
花
谷

︻
风
过
留
痕
︼


	A13-PDF 版面

